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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port big data can reflect movement and trajectories of human socio-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facilitate studies in a wide range of areas using high-resolution data. Various types of continuous observation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can provide new ideas and promote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Based on the frontier of transport studie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tion

theory, time and space behavior, complex network, and space of flow. Also, this paper outlined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bining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new technologies, and summarized influences of related branches. Then we proposed the

major direction and tendency of applying transport big data, including transport planning with 'Mobility as a

Service', urban management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imulation of traffic flow migration at a large scale, and

investigationof space of flow and space at multiple scales, etc. Finally, this paper pointed out emerging issues in

the application such as data access and data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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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大数据能够反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位移与时空轨迹，不仅能够满足学者们在微观尺度更深入、更精细的研

究粒度要求，而且能够为宏观尺度的研究提供广范围、多视角的连续性观测，其研究与发展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带来了新思

路和新技术。本文以交通大数据的研究前沿为基础，梳理了区位论、时空行为、复杂网络、流空间等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勾

勒了“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框架体系，探讨了新旧技术方法融合的可能性，并讨论了对各个分支学科

相关研究的影响。接着，本文总结了交通大数据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应用方向与趋势，主要包括出行即服务的交通规

划理论与方法，“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城市管理科学，大尺度交通流迁移的模拟，以及“流空间”与“场所空间”的多维度研究

等。最后，本文指出了交通大数据应用在获取难度和数据有偏性等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并进行了展望。

收稿日期：2019-10-25；修回日期：2020-01-06.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 类) (XDA190404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01132)。[ Foundation

items: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o.XDA19040402;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701132. ]

作者简介：黄 洁（1988—），女，广西桂林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交通地理、大数据与城市交通研究。E-mail: huangjie@igsnrr.ac.cn

*通讯作者：王姣娥（1981—），女，湖南涟源人，研究员，主要从事交通地理与区域发展、大数据与城市交通研究。

E-mail: wangje@igsnrr.ac.cn

Vol.22, No.6

Jun., 2020
第22卷 第6期

2020年6月



6期 黄 洁 等：交通大数据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应用及学科影响

关键词：大数据；交通；个人出行；信息技术；地理学；学科创新

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指数量巨大、结构复杂、类

型众多的以非结构化数据为主的复杂数据集合，储

存在社交网络、信息网站、移动设备等信息系统中，

处于持续更新状态，具有海量性、高速性、真实性、

多样性等特点[1]。大数据时代，交通大数据是能够

反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交通运输工具等产生位移

时被记录的具有时空信息的地理标记或轨迹数据，

以及每次位移之间的驻留信息等数据集。交通大

数据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活动时空变化、运输网络

演变、以及出行行为规律等，可以为不同尺度的人

地关系、社会经济活动组织模式，以及人类与自然

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交互关系、城市居民与

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等提供新的视角[2-6]。

交通地理学是研究交通运输地域组织及其发

展规律的学科，核心是研究交通运输网络的空间分

布和组织结构的演变规律，分别探讨居民出行、客

货运输联系的产生和变化规律，剖析交通运输系统

在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是人

文与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6-7]。随着移动互

联网的普及和高速交通的快速发展，新兴出行模式

不断涌现，使得交通大数据的类型和内容不断丰

富，已经成为交通地理学的研究热点[8]。个体尺度，

公共交通刷卡数据、出租车GPS数据等特定出行方

式的时空信息有助于个人出行行为、职住区位、出

行方式选择、潜在社会流动等影响因素分析和机理

解释，进而识别群体规律和城市空间结构[9-13]。城市

内部，手机信令数据、浮动车轨迹等促进了门到门

出行链、城市活力时空分布的测度；城市间层面，高

速公路流、高铁班次数据、航班时刻表等丰富了区

域间人口流动等研究内容[14-15]。全球尺度，航线轨

迹信息及航班时刻表等数据有助于完善枢纽机场

航班波、全球航线网络和城市网络等议题在时间、

空间双重维度的研究[16-18]。

近年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也

基于交通大数据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19-20]。例如，

城市地理学基于居民出行轨迹剖析了交通碳排放、

居民健康影响机制等[21]；产业地理基于社交网络和

POI等数据深入剖析了企业区位选择的机理[22]；社

会计算（Social Computation）、群体识别和个体非集

计分析等技术运用人类活动轨迹数据丰富了社会

地理学的研究体系[20]。因此，本文以剖析交通大数

据的概念与特征为基础，梳理了以此为核心的人文

与经济地理学研究框架，探讨交通大数据对人文与

经济地理学带来的影响。

2 交通大数据的概念与内涵

相较于传统数据，交通大数据在获取方式、数据

量、及数据连续性3个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表1）。

从获取方式来看，交通大数据多依赖于被动收集

（Passive Collection），而传统的问卷调查和统计数

据通常依赖于主动征集（Active Solicitation）。从

2000年开始，少数问卷调查研究引入了GPS追踪器

以提升问卷调查的准确性，获取更多的环境要素信

息[21]。由于问卷调查数据耗费大量人力、时间和费

用，通常只抽样调查极少部分用户的信息。交通大

数据的被动收集过程既节省了数据收集的成本，又

突破了传统数据样本量不足和缺乏代表性的限制，

能够促进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技

术方法的进步与提升。统计数据依赖于逐层汇总

的收集过程，通常从最低等级的行政单元开始收集

汇总，受限于行政管理体系和汇总过程，同时各个

地方在统计数据的标准、技术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有着不可逆推导的局限性。交通大数据的基础单

元更精细，并且可以逐层汇总或逆向推算，能够较

好地克服统计数据的局限性。

从数据量和属性来看，交通大数据最宝贵的价

值在于提供了海量精确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产

生的与交通运输相关的数据记录，如货物运输、居

民出行、车辆移动等记录[23]，并包括相应活动产生

的时间、空间以及事件信息，如出发地（Origin）、目

的地（Destination）和相应时刻信息，或者这些关键

信息具有可推算性。传统数据在追溯相关信息时，

表1 交通大数据与传统问卷数据特征对比

Tab. 1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port big data and

traditional survey day

获取方式

数据量

数据属性

数据连续性

交通大数据

被动收集、采集成本低

大

时空精确性高、属性少

连续性强、周期丰富

传统数据

主动征集、采集成本高

小

时空精确性差、属性多

连续性差、周期存在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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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得的信息多出现时空信息

不准确的问题。值得说明的是，传统数据可采集

较多的社会经济属性，数据维度高，而交通大数据

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限制。目前，应用较为广泛

的交通大数据包括：车载GPS轨迹数据、公共交通

刷卡数据、滴滴订单、共享单车轨迹、高速公路收

费站记录、手机信令数据等[24-27]。这些数据既有助

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

演变过程，还有利于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经济活

动的宏观态势。

从数据连续性来看，交通大数据可以支撑人文

与经济地理学各分支学科多时空维度的分析，使得

研究的空间尺度和粒度将向多元化、精细化方向发

展，且研究的时间粒度更连续、周期更丰富。传统

数据只在固定时间节点统计，且统计时间间隔较

长。不同于传统的面板数据，交通大数据通常能够

连续地记录个体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如GPS浮动

车数据通常是每隔 5 s记录一次车的空间位置，运

输订单数据也是连续捕捉货物的位置信息，以掌握

订单完整的运输轨迹。由于交通大数据的时间粒

度更连续更精确，不同的研究议题可以根据需要进

行切割数据，使得研究周期更丰富，不再局限于传

统数据的固定统计周期。

3 基于交通大数据的人文与经济地理
学研究理论体系建设

交通大数据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人文与经济

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必

须依靠科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完善的时空数据挖掘

技术、精确的空间模拟方法，进行交叉学科的创新性

研究与融合[4]。基于交通大数据的人文与经济地理

学研究框架体系的构建，需要剖析交通大数据带来

的研究体系革新，进而分析相应理论基础的延伸方

向，再提出与相关分支学科的研究理论体系（图1）。

3.1 研究框架体系

交通大数据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

交通区位测度的研究体系。同时，区位论、空间相

互作用关系、时空行为等理论研究进一步提升。基

于交通大数据的区位测度将融合更多的测算因素

和时空要素，不仅能从距离视角来分析经济活动的

空间关系，而且更加全面地考虑不同时刻、空间、环

境因素带来的不同影响，为产业地理、健康地理、行

为地理等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测算依据：① 基

于个人出行偶然性和场合性特征识别的购物、娱乐

出行，能够为商业和服务业区位选择提供依据，丰

富区位论的内涵。类似地，根据就医出行与医院空

间关系，能够更精准地识别医院的服务区范围，深

化空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② 基于个人出行的

时空规律性，持续地、动态地、精准地观测居民活动

的交通轨迹，丰富了研究居民生活与城市空间组织

相互影响机制的数据基础，有助于职住平衡理论体

系的在个人尺度的研究，有助于研究活动空间（Ac-

tivity Space）、时空棱柱（Space-time Prism）、居住自

选择（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等理论内涵[28]，促进

时空行为理论的发展。

交通大数据的引入丰富了组织网络和需求网

络的研究体系，进而促进流空间理论在交通地理与

物流管理研究的发展壮大，从网络结构来分析人、

货物、地点和时间的依存关系。区域交通研究中，

需从物理设施网络转变为融入组织网络、需求网络

等交通流数据综合测度网络依存关系、空间结构和

空间联系，丰富复杂网络理论的研究。城市交通研

究中，需从依赖于问卷调查估计转变为考虑实际因

素的实时在线计算[25]；基于出行行为选择理论，考

虑建成环境和社会经济属性，综合步行、公交、地

铁、驾车等多种出行方式计算门到门时间，有效地

提升了测度的精确性。物流管理研究中，货物的运

图1 基于交通大数据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框架体系

Fig. 1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hum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with transport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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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轨迹及订单数据有助于进一步地优化运输枢纽

的空间布局，引入运输需求的轴辐网络模型将成为

未来物流管理的重要理论依据。

从城市网络的视角来看，交通大数据的时空分

布格局能够反映城市间、区域间交通联系强度，进

而表征城市空间级联系统[29]。高铁、航空、高速公

路等不同出行方式的时刻表信息、客流分布等有助

于城市空间级联系统的多重网络映射理论的研

究。并且，结合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创新网络、投资

活动等，剖析人流、货流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作

用关系、城市等级结构、空间集聚效应、以及网络复

杂性特征，讨论区域协同发展、交通与社会经济发

展的相关议题[30]。

3.2 技术方法

以交通大数据为核心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

究促进了技术方法的革新（图 2）。首先，数据采集

的技术方法从传统问卷调查、统计年鉴梳理、深入

访谈转变为空间定位、移动信息设备采集、网络数

据信息抓取等手段获取传感器、社交网站、智能手

机等的人类出行活动数据。在数据分析中，传统研

究依赖于描述性的统计分析、因果关系解析、情景

模拟和机制剖析等方法。目前，人文与经济地理学

的各分支学科逐步运用数据挖掘技术的新方法。

数据聚类、感知计算、时空索引、模式识别、以及

动态可视化等方面已经开始引入新方法、新模型[31-33]，

进而拓展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的应用领

域。利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和 GIS 方

法对交通大数据进行分析，运用K均值、层次自聚

类、图谱聚类等方法剖析研究对象的内在体系。并

且，以个体尺度或微观群体尺度为研究单元，运用

贝叶斯估计、决策树等方法，进行自下而上、层层递

进、且可推导的分类分析。个人尺度，构建的职住

通勤链和全目的出行链成为时空行为研究的重要

技术方法，GIS-T和网络分析方法也成为研究行为

轨迹和时空数据的重要技术方法。

运用人工智能领域先进的数据挖掘方法，构建

以居民个体或群体组织行为分析为核心的交通大

数据研究范式，对城市居民活动、基础设施空间布

局、公共服务供给及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发展产生了

重要的影响。首先，复杂的数据结构、繁琐的内在

关联和时空相互作用关系可以运用 Apriori、FP-

Growth等关联推测算法进行分析。其次，神经网络

深度学习算法、随机森林算法等逐步被用于空间相

互作用关系的理论研究中、综合评价关键指标甄

别、交通流预测等方面。

同时，拓扑网络分析的技术方法也不断成熟，

从可达性、枢纽逐步扩展到中心性、可靠性、社团识

别、交通流加权最短距离等[7]。随着交通大数据类

型的不断丰富和新型出行模式的不断涌现，多出行

模式的数据融合（Inter-modal Data Fusion）和交通流

的持续调控（Continuous Coordination）技术将成为

交通流预测模型应用的新趋势[33]。总体来看，以交

通大数据为核心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框架将

促使学科借鉴自然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计算机

科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技术方法，进而开发新

方法来完善自身的研究体系[19]。

3.3 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交通大数据既可以在微观上反映个体出行的

图2 交通大数据应用的新旧方法融合

Fig. 2 Classic methods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applications of transport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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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与时空轨迹，又能在宏观尺度反应客货流的集

疏运特征，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各个分支学科提供

了更深入、更精细、广范围、多视角的研究视角。交

通大数据对各分支学科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

（1）个体尺度的交通大数据（公交刷卡数据、手

机信令数据等）可以反映个体出行活动的时空差异

且可以长时序追踪研究，为行为地理、文化地理、社

会地理等关注个体差异的分支学科提供了更多的

研究内容。行为地理学中，个体尺度的交通大数据

反映了居民个体如何选择出行方式、时间以及出发

地和目的地的空间分布构成的出行链，有助于研究

居民的生活状态、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属性等。更

进一步，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大量居民活动的时空

轨迹中可以帮助学者分析城市文化特质或结构，进

而探讨人类文化活动对区域或城市氛围的影响。

社会地理学研究中，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Loca-

tion-based Scial Network）可以从不同的交通出行习

惯识别出不同的社会群体，探讨社会公平与交通发

展的可能性，进而提出关怀少数群体的政策建议。

（2）基于个体的集聚数据可以反映不同尺度的

交通流时空演化格局，在时空粒度上比传统统计数

据的灵活性更高。因此，交通大数据能够从更多的

时间、空间尺度揭示人类活动、客货流的集聚特

征。例如，长时间尺度的全球人口迁移流、文化名

流移动，全国尺度的人口迁移、城市内部的长时序

职住格局演化等。因此，人口地理、城市地理、旅游

地理、产业地理、健康地理、乡村地理等学科的相关

议题研究都逐步应用于交通大数据。人口地理学

中，春运、节假日等特殊时间的交通流方向、流量、

强度、及地区差异，可用于估计区域间流动人口分

布，进而映射城际间务工人员流动的空间格局[27]。

城市地理学中，在交通大数据支持下，长时序、高精

度、多模式的居民活动测度有助于职住关系、活动

空间、城市边界识别、城市空间与功能区等研究议

题的深入讨论。旅游地理中，交通流是居民出游偏

好的承载体，可以反映相应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

客流分布、辐射范围、旅游热点等，为旅游地理学中

景点布局、旅游区规划、区域旅游发展提供了一定

的理论基础。类似地，产业地理学中，客货流的时

空特征、网络结构与城市空间布局的关联，可以用

于剖析产业的空间关联、聚集特征、选址布局影响

因素等。并且，基于交通大数据的就医行为识别方

法正逐步影响健康地理学中医院服务范围、公共医

疗资源布局等研究。乡村地理研究中，依据交通建

设带来的客货流时空变化，可以解析贫困人口获得

经济发展机遇的可能性，深入探讨交通建设与精准

扶贫的相互作用关系。

4 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中交通大数据
主要应用方向与趋势

4.1 出行即服务的交通规划理论体系

交通大数据包含的海量出行轨迹和时空信息

是交通规划中实时预测和微观尺度研究的关键

数据，未来中长期交通规划也将逐步引入交通大数

据 [34- 35]。出行即服务（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

的理念深入到规划的全过程，整体提升交通系统的

效率。具体包括：

（1）城市居民出行的交通圈测度。交通圈测度

已经逐步转向考虑个人出行的全过程（“门到门”出

行），综合分析多种出行方式的在途时间以及相互

之间的衔接时间，以精准测度城市居民出行的交通

圈，包括 15 min 步行圈、0.5 h 通勤圈、1 h 出行圈

等。这些研究将为多层次交通圈规划和城市居民

出行幸福感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基于个人出行链的中长期交通规划。MaaS

是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布局的重要依据。多元化的

出行需求引发居民出行链的改变，个人时空活动轨

迹的多样化发展，以及出行群体的多类型、多模式

转变。因此，出行群体（Mobility Group）识别方法体

系将进一步革新，依托于交通大数据和数据挖掘技

术剖析群体的出行范围、时空分布和特征；同时应

用相关传统交通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出行选择机制

和出行模式机理，以更好地完善交通出行行为与社

会经济属性的相互影响机制分析，为中长期交通规

划提供理论基础。

4.2“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城市精细化管理

智慧城市建设中，居民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反映

出来的日常活动空间、旅游偏好、就医倾向、教育资

源选择等多样化的需求可以从交通大数据之中挖

掘[36-37]。因此，交通大数据研究可以为智慧城市建

设、智慧基础设施布局和优化提供科学的依据。更

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将运用到短时出行需求预测，

进而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提供可靠性高的交

通流实时估计，进而能够精准分析交通拥堵的路段

和时长，以提出相应的疏解方案。

（1）“人工智能+交通大数据”可以识别人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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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居民活动时空分布格局等[38-42]，可用于精细化空

间模拟分析和预测模型，评估城市规划合理性，应

用于城市功能分区和空间结构优化。

（2）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和可视化技术，分析城

市居民聚集的热点分布和群体性规律，识别瓶颈和

要点，为城市精细化管理和重大事件防拥堵、防踩

踏等提供建设性意见。

（3）以时空粒度更细微的空间可达性测度为基

准，分析交通对于多元化城市居民生活的服务能力

和功效空间，进而为促进交通对旅游、医疗、教育资

源效用最大化的支撑作用，为智慧基础设施优化布

局提供科学的依据[43]。

4.3 大尺度交通流迁移分析与模拟

区域尺度，物质、能量、人员和信息的交换依赖

于不同的交通运输方式。因此，交通运输是空间相

互作用表征的一种重要形式。要素的扩散引致了

全球化、社会经济活动空间分异、区域运输网络的

拓展等。交通流迁移的时空演化格局、模型构建和

模拟分析都将向精细化、多维度、大尺度发展。

（1）基于多元交通大数据融合的交通流分析。

交通流的刻画需要可以借助海量的时空信息，包括

设施网络的矢量化数据、运输组织网络的时刻表数

据、以及物流配送的时空轨迹数据等，基于数据融

合技术丰富研究的空间范围、时间粒度和周期。

（2）理论模型和模拟分析向多维度发展。借助

时空标记和轨迹数据集，交通优势度模型、轴辐网

络模型等将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研究从空间联系

不断拓展到时空二维尺度，促进模型指标和参数的

丰富化。例如，航空运输体系从采用航线刻画的节

点优势逐步转向运用航班时刻表、实际载运客流量

构建交通流的理论模型[44]。

（3）多重交通网络的对比分析。传统的交通流

系统分析多聚焦在单一网络，引入交通大数据的研

究逐步转向多类型网络的横向比较。例如，运用航

空、铁路交通流数据和运营时刻表，学者们剖析了

不同交通方式对区域尺度上城市网络等级结构和

组织模式的影响[45]。

4.4“流空间”与“场所空间”的多维度相互作用关系

交通大数据的可获取性和空间覆盖范围在网

络抓取技术、API工具的普及上大大提升；部分数据

的开源使用（如 OpenStreetMap、Worldpop 等）进一

步提升了研发的共享和规范性[41-42]。交通流、人口

流等方面的数据挖掘，有助于“流空间”与“场所空

间”理论研究的完善与进步。

（1）大尺度“流空间”到小尺度“场所空间”的衔

接关系。运用社会经济属性、ID卡号等信息，将城

际之间与城市内部不同要素的流动联系起来，既可

以构建城际—城市尺度的个人出行链，又可以完善

大尺度全网络的研究方法[46]，成为研究全球生产网

络、区域通道与全球通道的协同发展、空间不均衡

的社会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技术手段。

（2）“流空间—场所空间”在区域尺度的相互作

用关系。区域尺度，结合不同类型的交通大数据，基

于“中心地理论”和“中心流理论”，对比分析基于“网

络联系”和“节点属性”的城市体系等级结构、枢纽

城市等。结合交通大数据识别不同要素流的空间

效应，进而识别枢纽城市的腹地范围、功效空间等。

5 问题与展望

目前，交通大数据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主要关注宏观交通流的时空分

布特征所反映的大尺度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及微观

尺度的出行行为分异所反映的社会群体特征。技

术层面上，GIS空间分析技术的应用已经趋于成熟，

大数据挖掘及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的应用处于发

展阶段。具体存在问题有：

（1）交通大数据的获取技术难度因来源而存在

差异。①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平台提供开源数据，如

腾讯位置大数据、百度热力地图、OpenStreetMap

等。从获取便利的角度，开源数据无疑为研究提供

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开源数据的准确性需要进行验

证[47]。② 研究者可以运用种类纷繁的在线 API 收

集所需要的数据，如运用高德出行规划API在线计

算早高峰时段北京市公里格网间的驾车时间。这

类数据能够让研究者灵活地设定研究时段和空间

粒度，但是收集需要在线调用程序的技术基础，并

且存在一定的调用限量。③ 特定的交通大数据（手

机信令轨迹数据、公交卡刷卡数据）等高精度的个

体尺度的数据，目前开放程度较低且获取难度大，

需要研究者与数据持有方构建长期有效的合作机

制，并且严格规范使用程序和数据保密制度。

（2）交通大数据与其他数据一样存在一定的有

偏性。交通大数据的数据量虽然大，但是并不是全

样本数据。在交通大数据的应用中，研究者应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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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不同数据的产生和收集过程，了解有偏性和局

限性。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借鉴的解决办法包括：

① 尽量利用指标的相对值来说明问题，而不是用绝

对值；② 运用大尺度上的统计数据进行交叉验证；

③ 结合更多的相关要素来解析研究问题。从技术

方法上来说，交通大数据的研究应该聚焦在挖掘交

通大数据的社会经济内涵、多源数据融合和交叉验

证。总的来说，交通大数据研究将促进数据挖掘技

术、空间分析技术、人工智能算法等方面的进步。

今后交通大数据的主要应用方向将是大数据

与智慧城市建设、实时的精细化城市管理、多要素

及多层次的区域规划等。目前，我国进入社会经济

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阶段，以交通大数据为基础

的理论体系与技术方法构建有助于人文与经济地

理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和人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需求，并且促进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协同化、高效化、创新化。

6 结论

在大数据时代，交通大数据作为记录人类社会

经济活动的重要数据，它在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中的

应用价值及学科影响在逐步显现。今后的交通大

数据研究将立足高精度、大尺度、多维度的角度出

发，更全面地剖析人类行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

脉络、城市空间与基础设施的相互作用关系、大尺

度人地关系的交互模式等。并且，基于交通大数据

的研究将促进人文与经济地理与其他学科的相互

融合，进而更好地解决地理学的基础科学问题，包

括地理空间认知中人、地图、环境等之间的动态演

化机制，虚拟地理中的人文感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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